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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何典》的语料价值 

王萍 

（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46） 

摘要：中国用官话和吴语创作的文学作品数量众多，《何典》是明清时期吴语小说的重要代表，人物独白和叙述 

语言均采撷自真实的方言口语，特殊语汇、俚俗词等语料丰富宝贵，但对其语料价值的研究所见甚少。对《何典》 

中的丰富语料，从语言学角度，语言系统语音、词汇和语法，历时和共时，文化以及辞典编纂等方面进行的研究， 

能深入分析《何典》的语料特点，揭示《何典》的语料价值及对语言学、地理语言学、历史语言学以及民俗学、 

文化学等学科研究的价值。对吴语词典收录的研究结果显示，《何典》等方言文学作品的语料对辞典编纂完善有 

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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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用官话和吴语创作的文学作品数量众多，明 

清时期的文学作品，一个鲜明特点就是运用方言。这 

些作品在生动呈现当时社会、经济、民俗、市井生活 

等历史景象的同时，也记录了当时丰富的语言实态。 

“城市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与艺术活动之间有内在 

的必然联系，并且对于艺术的繁荣来说起到了基础性 

的作用” [1] 。吴地是经济富庶之乡，文化繁盛流布之 

地，文人辈出集聚之所，这一地区聚集的城镇滋生了 

众多发展至今的文艺形式，是我国明清时期文化背景 

的重要组成。吴方言作品很多，如：冯梦龙《山歌》 

《桂枝儿》，文学作品《何典》《海上花列传》《海天鸿 

雪记》《海上繁华梦》《沪游杂记》《九尾龟》《型世言》 

《初刻拍案惊奇》等，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民俗、 

地理、文化、人物、科技等各方面，保存了鲜活的语 

言实态。胡适曾说： “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 

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通俗的白话固然远胜于古文， 

但终不如方言的能表现说话的人的神情口气。古文里 

的人物是死人，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 

人，方言土语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人 [2] 。 ” 

清代社会，文言与白话的区别已经很大，相较存 

世的《四库全书》等官方辑录，《何典》具有鲜明的语 

言特色。《何典》为清代张南庄所著，大概成书于清 

中叶乾嘉时期， 书中虚构了一个鬼界和形形色色的鬼， 

籍以反映人间世态，内容涉及政治、生活、饮食、建 

筑、军事等许多方面，具有广阔的社会生活覆盖面； 

以故事串联成书，语言多采自真实日常生活，含有较 

多的口语成分，因而更加鲜活；俚俗词句很多，展示 

乡情野趣；全书字数约 12万，语料充足，虽有刘半农 

等人后加的点注，但基本保持了书的历史原样。这本 

书不论是对方言文学作品还是方言及语言研究，都有 

重要价值。 

一、《何典》中独特的方言语料 

（一）语音 

文学作品的直接呈现方式是汉字，没有声音作依 

托，古代语音的研究受到很大限制，但是《何典》及 

注释却反映了一些方言语音特征。刘半农等根据语音 

演变规律、语义及近代语音对文中有误或者语音已发 

生变化而使后人难以理解的字音加以注释，还对部分 

字音的与通语读音的对应、 时代读音和分布等作说明， 

如： 

揞：读如“暗” ，上声，掩也。 

不管三七念一：念，即“廿” ，二十也。 

托老实：托，吴方言， “忒”音读，太也。 

旱： “候”字的方言音读。 

荐便宜：荐，即占， “占”字音转。 

主值：值， “持”音转。 

哺：应是“匍” ，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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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入声，尝也。 

号粥号饭：号， “限”字音转。 

“早期言语的文字记载，显示出语言在时间的过 

程中的变化。 ” [3] 音转，即用音同或音近的字注释另一 

个字，后人用民国时期的字音标明《何典》中的字音， 

暗含语音变化的信息。 

（二）词汇 

《何典》运用大量俚俗词语，传神且富有表现力， 

词汇语料最为丰富，反映浓重的地域文化特色。词语 

形式多样，在语序、语素选择及内部语义关系等方面 

有诸多特点；有些词语是采撷前代词语，有些是当时 

的新词新义，书中的词汇是不同历史时期的积压；与 

普通话、方言和现代吴语的异处颇多。 

方俗词语构成《何典》的全文，不论是旁白还是 

对话，均区别于其它方言中的表达，是当地方言词汇 

系统的有机组成，使这部作品的地域特色鲜明，详见 

表 1。 

表 1  《何典》中的俗词分类 

类别 词语 

普通 

名词 
散生日、老主意、肝肠、迷露、颐、膝馒头 

称谓 

名词 

家婆、娘娘、娘妗、细娘、黄头毛细娘、无卵毛后 

生、堂客、囡大细、晚老子、白媒人、走堂、两脚 

居间、入舍布袋、汤罐弟弟 

时间 

名词 
有天无日头、半上日昼、后日里间、晨光 

动词 
端正、捩、巴、养、起屋、会、顶扛、买市、睃睃、 

嚼蛆、消、白相、把、嚣 

方言 

俗语 

做人家、晚转身、左嫁人、起早身、翻脚底、揵木 

梢、赶乡邻、放杀死、飞得起、捉冷刺、一条蛮秤 

十八两、肺叶丢丢掀、的觉、混同三拍、日清日白、 

板桩相脚、吃辛吃苦、如应如响、捉顺丝缕、倒拔 

蛇、白地上开花、拔短梯、看瓜刊皮、讨个尺寸、 

了家了命、磕爬四五六、春风人情、老话头、挡一 

爿风水、吃死饭、肉里钱、嫌好道歉、面孔掇了老 

宅基上去、赤白地皮光 

其它 极通、饶是、行当 

一些吴方言词汇与今普通话相比，选用形态不同 

而意义相近的语素，词序也略异，如： “相帮、老虫、 

平阳、做戏、山脚根头、便当、眼热、牙须、上首、 

鼻头管、亏杀、靠托、说陈、日脚、脚跟头” ， “闹 

热” 。 

《何典》中还有一些词汇，与普通话词形完全相 

同，但语义却截然不同，如： “背、注、咶噪、一起、 

招架、跳起来、回音、装点、耸、呼、坑、养” ， “所 

在”这个词现今常构成一个短语“…地方” ，而在《何 

典》中，独立成词表示地方。 

大量不加任何修饰的俗谚和詈语是《何典》一个 

鲜明的语言特色，虽显粗鄙，但却将真实的口语还原， 

而且， 这部分词语反映了更多少见的民俗和思想文化， 

俗谚如“临时上轿马撒尿——手忙脚乱”“急惊风撞着 

了慢郎中”“烧香望和尚——一事两勾当”“萝卜弗 

当小菜”“一人无得两意智”“弗出麸皮弗出面” ；詈 

语如“屎孔”“咬卵”“骚硬卵”“捧卵子过桥”“晦 

气星钻井屁眼”“洒不出什么小牛屎” 。《何典》中的 

语句有的隐含着当地的俗典， 如果不知晓当地的方言， 

很难理解其中的意思， 如 “卵脬大如腿” ， 吴方言中 “大 

卵脬”意为自吹自擂，这个语句含有吴语的一个俗语 

“捧大卵脬” ，即拍马屁的意思。有些俗语已无从考证 

其出处及真实的语意。如：那所力无倒数在身乡里， 

“倒数在身乡里”是什么意思，今无从可知。 

《何典》语料的丰富，还表现在对词汇形态及语 

义的灵活运用上，同一词形于文章表示不同义项，同 

一义项也用不同词形表示（见表 2），体现方言词语的 

细微差异。 

表 2  《何典》中词形与义项对应关系 

词形 义项 

擐 ①丢，扔②系③摇晃 

着 ①穿衣②着火 

①端正②打帐 准备 

①跳起来②捉冷刺 突然 

①场化②所在 地点 

①落开②绷开 张开 

《何典》中有大量的存古词，很生僻，活跃于当 

时口语中，如： “沰、漉、啖、姑妄、搲、表、沽、揩、 

馋獠、膨脝” 。书中不少词语至今仍活跃在吴方言中， 

成为区别于其它方言的特征词。介词“同、望” ，量词 

“埭、沰、进” ，动词“煨、吃（吃酒、吃烟）、跑、 

抄、屙、困觉” ，副词“弗” ，形容词“闹热、齐整” ， 

名词“囡、物事、事体” ，代词“个” 。词缀“牢～、 

希禿～、～脱、～头、～子、～狼烟、～苗苗” 。 

（三）语法 

语法在语言系统的变化中最为缓慢，但比对今吴 

语，《何典》中还是有一些语法现象反映了古今差异。 

书中“恰好形容鬼也到来拜寿”中的“到来” ，是 

两个词连用，表现出动词性， “到”表示“到达”的动 

作， “来”表示目的，书中另有“到去”与之对应。现 

代汉语里， “到来”的用法已发生了变化，作为一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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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存在，可以说“某人的到来” ，这其实是短语词汇化 

的过程。 

“只见艄公手忙脚乱地落下蓬来”中“落下”后 

直接跟表示动作支配对象的名词，是及物动词；而今 

普通话中， “落下”通常是一个不及物动词，用有处置 

性介词“把”“将”介引宾语并前置。 

“形容鬼恐怕爬缸弗上”“娘也管他不下”这两句 

中，补语“弗上”“不下”均在动宾结构的后面。动宾 

结构后带补语，这样的语序语法特点在今吴语中仍保 

留，并成为区别于官话方言的特征语法。 

吴语有丰富的重叠结构形式，《何典》 中有很特殊 

的“ABAC”式结构，如：了家了命、日清日白、吃 

辛吃苦、如应如响，这类结构形式并不多见于其它方 

言，是吴语中很特殊的重叠结构形式，此外，还见于 

其它吴语文学作品中，如《山歌》中“要紧要慢” 。 

通过对语音、词汇和语法语料的整理， 可以看出， 

《何典》中的语料具有真实、直白、通俗、生动诙谐 

幽默、口语化、地域性、历史性的鲜明特点。 

二、《何典》的语料价值 

语料是语言学研究的“本”和“源” ，《何典》人 

物信口开河，竟是难得的方言语料，可以此为坐标原 

点，进行语言共时和历时的研究，作为解释一些语言 

演变规律，预测语言发展趋势的材料依据 [4] 。其语料 

价值主要体现在语言的共时和历时研究，以及语言文 

化研究，为方言文学作品语料价值的研究提供一个范 

式。 

（一）《何典》语料的共时研究 

《何典》中语料可用于研究清中叶吴语的系统特 

点，浊音已处于清化过程中，丰富的词汇语料可以分 

析词汇构成、语素选择、语序、义项构成、感情色彩、 

多义词和同义词、语用等特点。 大量自然的口语表达， 

能反映吴语在句子语序、句法结构、量词等方面的特 

点。 

《何典》所用方言，刘复先生考证“并不限于一 

处一地” ，苏州、无锡、江阴、上海等地的语言皆融于 

其中， “白相”一词见于无锡方言中， “囡”见于苏州 

方言中， “物事”见于苏州、无锡、上海的方言。对其 

中语音、词汇和语法的具体出处，需要借助其它文献 

作品分析比较进而确定，比如；上海方言所作《海上 

花列传》 ，苏州方言所作《山歌》《桂枝儿》，无锡方言 

所作《乡音》《无锡方言四书》。对《何典》语料的研 

究有助于吴语的断代研究。 

与《何典》同时期的文献作品，如《儒林外史》 

《红楼梦》《镜花缘》 ，地方戏《扬州画舫录》 ，讲唱文 

学作品吴音弹词《义妖传》《珍珠塔》和《三笑姻缘》 ， 

福建“评话” 《榴花梦》 、广东“木鱼书” 《花笺记》 ， 

浙江“南词” 、四川“竹琴” 、绍兴“平湖调”等，这 

些作品均采撷自民间故事，使用大量方言俗语，与这 

些作品进行比较研究，了解不同方言间的具体差异， 

不同方言之间及与通语间的对应关系，并进行历史地 

理的考察。 “廿”出现在《何典》中，说明这一时期是 

用此字来表述的，再对其它吴语作品进行考证，推测 

其它地区的分布情况， “廿”的音义存在于今吴语区， 

比如海门、苏州、无锡、上海等地。将这些分布在地 

图上细致地标示，并进行历时比对，即可观察方言分 

布范围的历史变化，结合历史、人口、政治经济等情 

况来分析演变的原因。 

（二）《何典》语料的历时研究 
1. 方言历史研究 

历史语言学是研究一种或多种语言的语音、 词汇、 

语法等演变规律的学问。它有一套完整的研究方法和 

理论体系。在历史语言学中，历史语音学主要研究语 

言的语音变化，通过研究语言的对应规律建立语言间 

的亲缘关系和语言的谱系。 [5] “语言演变的过程是从 

来不能直接观察的” [3] 寻求语言的历史，就是要在看 

似纷繁紊乱的语言材料中找出线索。清代是汉语发展 

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期，上承中古汉语，下启近代汉 

语，处于从中古汉语到近代汉语的过渡阶段，研究这 

一历史阶段的方言，有助于了解方言的整体演变。 

《何典》中的语音材料含有语音演变的信息并可 

用于推测方言演变的大致时代。 “荐”是古从母字，变 

化遵循浊音清化和尖团合流的音变规律，但“值”古 

音为去声，而今音是阳平，并不是去声，这一反例说 

明语音演变的复杂，规律不是绝对的，除受语言系统 

本身的影响，还有诸多别的诱因。另外， “荐”“值” 

的读音注释说明浊声母的“清化”过程在这一期间或 

更早就开始了，更为准确的时间还需要其它语言材料 

的佐证。 

一些语法现象为研究汉语史、方言发展、通语与 

方言在演变中的相互关系的研究提供线索。比如： 

“了” ，在今普通话中，主要是作为助词存在的，表完 

成、变化、语气等语法，无实在的语义。而在《何典》 

中， “了” 的用法仍有从实义语素向虚语素过渡的迹象， 

例句如：送你拿去放在身边，慢慢的充饥便了。在这 

个句子中，句末“了”既有表示语气“罢了”的作用， 

也表“结束、就这样”的实义，并且这两种意义和用 

法合于一个“了”字中。这是过渡过程中的语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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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变化还没有完结。 

2. 方言历史比较研究 

当代吴语是方言研究重地，十分繁荣， 成果很多。 

而且，吴语研究已有较长历史，比如：清朝吴文英《吴 

下方言考》，葛毅卿《吴方言解》、汪东《吴语》、王有 

光《吴下谚联》，还有综合性调查研究，如赵元任《现 

代吴语的研究》，方言志《海盐方言志》《上海市区方 

言志》《苏州方言志》《吴江市方言志》等文献可供参 

考。与《何典》同时期及更早的文献作品，从古至今 

连贯成方言历史研究的轨迹。 

明末的《山歌》早于《何典》百年，《海上花列传》 

较《何典》晚一个世纪，作品的比较能体现语言的发 

展变化。比如：《山歌》里的“脚跟头”意为开始、脚 

旁边，而《何典》中的“脚跟头”仅指脚旁边，这两 

部作品中义项的不同是否为语言的真实变化，还需借 

助其它同时期的语料进一步研究。 “娘娘”“老虫”“阵 

头”“消”“着”等词在这两部作品中的释义和用法是 

相同的，还有一些词的字形不同，如“踏雄/打雄”“忒 
/脱” 。 “推扳”一词在今吴语区中仍普遍使用，《山歌》 

中意为“摇船时的动作” ，但《何典》、《海上花列传》 

中均表示“差”的意思，现代吴语中“推扳”仍保留 

此意，这就说明词汇语义语用的历时变化。 “~交关” ， 

《何典》中表“不好”的意思，但这个词缀与现代吴 

语，如海门方言中“交关”表程度的用法不同；再如 

拟状后缀“~狼烟” ，这一后缀今见于无锡、江阴一带， 

不见于苏沪地区，这种地理分布也需要探明。 
3. 方言文化研究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L.R.帕默尔说的： “语言忠实 

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反映了它的各 

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语言不仅是思想 

和感情的反映，它还对思想的感情产生种种影响。 ” [6] 

方言文学的语言在生活用语和反映民间情感上更为丰 

富。《何典》 中语料， 无一不体现了吴地的文化和精神。 

语言所具有的文化价值近来得到学界和公众的认 

同，而词汇尤其是方言特殊语汇是文化价值最主要、 

最集中的承载。《何典》中方言词汇选用特殊的语素和 

结构方式，都是当地人思维模式、认知心理的体现。 

方言特殊语汇最具有地缘个性，以最基本、最直观的 

语言形式表现最普遍的人生哲理，反映生产、生活和 

交际经验，《何典》 中所收录的语汇蕴涵着吴地的文化， 

如书中大量的“做人家、晚转身、左嫁人、起早身、 

翻脚底、揵木梢、赶乡邻”等特殊语汇，如若不结合 

当地的文化，则不能准确理解这些词语的语义、感情 

色彩、使用语境。同样的表述在相异的地区有不同的 

表达，也是文化区域性的体现。 

近年来吴方言文化研究著作也比较多，如：《吴地 

方言小说》、《吴地俚言熟语》、《吴地歌谣》，这些作品 

中对吴地方言与文化进行了有意地搜集整理保存的工 

作。《何典》中的口语语料也被收集进这些作品中，以 

便后人了解吴地丰富的历史文化，作为文化及文化语 

言学研究的材料依据。 

三、《何典》语料的文献收录 

语言学研究需要参照词典所收录的语料，词典收 

词、释义的完备和准确会直接影响语言研究的结果， 

语言研究的成果也可以通过词典反映出来。吴语小说 

中丰富的语料只有采集编录后才能更直接有效地运用 

于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中。 

现有的吴语辞典，如闵家骥、范晓等的《简明吴方言 

词典》，收词约 5 000条，吴连生、骆伟里等的《吴方 

言词典》，收词约 8 000条，石汝杰等编的《明清吴语 

词典》，收词 17  000 多条，是现今收录最为完善的词 

典。 

《何典》是《吴方言词典》的主要语料来源，相 

当数量的仅见于《何典》中的词条被收录进去，释明 

了意义并举书中的例句为证。如：搲、臭喷蛆、赶乡 

邻、赶丧大人、夹头夹脑、托老实、黄头毛细娘、招 

架、做人家、扳桩相脚、当方土地、白地开花、烂好 

人等。这些词值得在当时和现今吴语中的对应词形， 

扩充汉代词典的收录。 

《何典》中的一些词收进《吴方言词典》中，还 

见于别的吴语历史文献作品，如《崇明县志》《沪谚》 

《吴下谚联》《海上花列传》《山歌》《初刻拍案惊奇》 

《二刻拍案惊奇》《官场现形记》，沪剧、浙剧、评弹 

等艺术表演形式以及现代的鲁迅、叶圣陶等作家的作 

品中。比如；相帮、老虫、埭、家婆、端正、煨、囡、 

吃生意饭、牢、消、晚老子、后生、起早身、做人家、 

捧卵子过桥、老话头等。多个出处说明这些词的使用 

活力。有的词条出现在前代文献中，也一并指出了， 

如：吃、白相、事体、沰等。这些词的同义异形词， 

有的也在词典中予以注明。考证不同时代作品中同一 

词形在词义范围、语法分布、词形的具体差异，将有 

益于对吴语词汇系统的历史研究。 

《何典》中的一些词或是义项或是词形未收，这 

些词很多反映了当地的民俗文化，如：养（儿子）、~ 
头、便当、把、饶是、迷露、鼻头管、抄、屙、搨累、 

咶噪、行当、顶扛、娘娘、齐整、白媒人、海、上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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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昼、手头活动、说陈、肚肠、场化、捉冷刺、日脚、 

实细、浑同三拍、打帐、巴、摸耳朵等。还有一些词 

的词形未收，但是词典中收录了其它的词形。这些词 

有宝贵的语言学、民俗学、文化学的价值，因而构成 

了《吴方言词典》的缺失。比如：散生日。 

四、余论 

《何典》的成就在于它使用吴方言的造诣，作为 

用清代吴语写成的文学作品的重要代表，《何典》中提 

供了大量真实、丰富而又独特的方言口语语料，不可 

多得，为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对包括《何典》在 

内的方言作品的研究利用还不充分，仍需深入，除了 

从语言学角度分析比较这些语料本身的特点，拟测吴 

语的历史面貌及其流变外，还可以与地理学、 历史学、 

文化学等其他学科结合，发掘《何典》等吴语作品的 

语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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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Language Value of《何典》 

WANG Ping 

(Department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46,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literary  works  made  in  Madarian  and  Wu  dialect  in  China. 《何典》is  an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novels in Ming and Qing dialects, both soliloguy and description language come from the real 
oral dialect. Language materials such as Special vocabularies, slang and common sayings are abundant, however, quite 
few studies on its language materials value can be found so far. The studies on the abundant language materia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nguistics,  in  ways  of  the  language  system,  phonetics  vocabulary  and  grammar,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its  culture  and  dictionary  complication  can  deeply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nguage  materials, 
revealing the material value and its significance and importance to the studies on linguistics, geographical linguistics,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d folklore. The studies on the Wu dialect dictionary also show that the dialect literary works like 
《何典》can play more roles in the complication and perfection of the dictionaries. 
Key Words: 《何典》; language material; Wu dialect; slang; linguistics; history; dictionary 

[编辑: 汪晓]


